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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天下最渣》前面的话

2011年新年的时候，打开任何聊天工具或者邮件，无一例外地发现

所有贺新春的祝福都从“虎摸”变成了“兔摸”，然后一段时间之内的沟

通，都是如此。于是后知后觉的人如我，终于发现自己又老了一岁……

作为一个作者，天马行空是必备的属性，所以当晚我从兔子联想到了

扑向它的大灰狼，又联想到了胡萝卜这一兔子的经典口粮，最后就无意识

地将整个生物链都给联想了一遍，联想得太过透彻直接导致了夜里做梦，

梦见一个爱吃胡萝卜的，有一双圆圆大眼睛的姑娘……

故事进行到这里，毫无疑问，就需要一个腹黑大灰狼出来推波助澜，

来将她扑倒，来将她这样那样，那样这样……但问题是怎样才能令小兔

子掉入陷阱呢？——叹气……看过正文的同志们就知道，大灰狼揣着一根

“胡萝卜”，伪装成小绵羊倒在了兔子家门前奄奄一息……之后的每天夜

里，大灰狼本性毕露，扑到小兔子的床前嗷呜嗷呜，嗷呜嗷呜……月黑风

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狼吃兔子是动物世界，兔子吃狼是基因突变，前者是纪实，后者是

科幻，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需要和谐，需要一些曼妙的、荒诞的、不可能

也会变成可能的故事。而小说世界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能化腐朽为神奇，

于是抽风的作者让狼和兔子相爱了……

那他们还吃不吃？

吃！

自然要吃！

不过是在情感的层面上了。

记得以前在网络上有个段子，说爱一个人就要对他／她耍流氓，好像

白娘子和许仙，坐个船送个伞，一来二去看对了眼。又有反面例子如梁山



伯和祝英台，等妹子嫁远了，文艺青年小梁才哭哭啼啼，最后病死了。其

实倘若当时梁小哥愿意耍一下流氓，那么结局大概就要改写了。

综上所述，抽风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无非是：做人不能太文艺。

因为恋爱起先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耍流氓，若是两个人愿意互相耍流

氓，那便是爱情。所以切记切记，该流氓时请尽情地耍流氓。

讲完文章的宗旨，就不得不说说我很喜欢的几位配角。如萌宠丧彪，

霸气外露。春宫画手窈窕君，猥琐无敌。还有太子哥哥，绝顶风骚。他们

都有独一无二的个性，是我杜撰出来的，却也是世间万物众生的本来面

目。要写一篇搞笑文不难，难的是在一篇文的终结，能令世人受到感动，

发现美好，哪怕只在忙碌的生活里争取到片刻情感上的柔软，博君一笑，

也是值得的。

长篇的出版，本文算是正式的第一个。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更多

的是为自己这种风格进行奠基。为此，我一直很小心地选择合作对象，不

单单是因为写作是个很寂寞的过程，无人参与和见证敲键盘之人的喜怒哀

乐，更多的是，一件作品的完成、问世，其间有诸多环节，需要很多人的

帮助，包括参与策划的编辑，提出意见的主编，后期校对，等等，劳心劳

力的不止我一个。而当然，他们中最变态的是我，不断地在推翻自己之前

写的东西，想用一种最中立的态度将情绪和故事转换成文字，到达读者的

手中。可见作者永远是在和自己博弈。而整本书的问世却是所有人的诚

意。借用我自己专栏上的一句话：文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因缘际会中你我

相逢，无关身份、地位、样貌、财富等等任何世俗羁绊，只因心生欢喜。

愿阅读的每一位，闻着书香，都心内欢喜。

                                窈窕君 于2012年8月2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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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州当地人大抵都听过这么一句话：珞珈山下甜水乡，特产女流氓；

碧水渡上江汀阁，住着小霸王。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女流氓，二是小霸王，合起来形容的就是

一个霸气外露的女流氓，刚好就是区区不才在下我了。

依传言所云，本人可怕的程度与哪吒、悟空不相伯仲，就连我的画像

也捎带着有几分杀妖镇邪的妙用，贴门上可保家宅平安，放床底可治月事

不调，真可谓人见人憎，鬼见鬼哭，妖魔绕道而行，唯恐避之不及。

凶残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好像谁家的公猪数量突发性密集增长乃是由于我不小心手滑撒了些春

日散下去，又或者哪个采花贼刚好不凑巧与我狭路相逢，下场多半是被我

打得满地找牙，后来更是甚嚣尘上，发展到珞珈山甜水乡方圆三百里天气

异常也赖我，寡妇再嫁鳏夫再婚也赖我，铁树开花老蚌生珠也赖我，事无

大小一概都与我——燕子汝，脱不了干系。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说书先生在大树底下摆了个摊儿，将这些陈芝

麻烂谷子的事翻来覆去，老调重弹。甚至言之凿凿我手段如何如何毒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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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如何如何可憎，跟亲眼见证我行凶似的。我原先只是在树上打瞌睡，

听到这里顿时火气直冒，便想下去教训他们一顿。

只不过堪堪就在此时，不远处扬起一阵尘烟，滚滚飞沙走石中，一匹

黑色良驹英挺地迈近。

座上之人素衣简袍，秀直温雅，正是我的未来相公薛煜琛，事实上，

我等了一上午就是为了等他。

按理说，一过及笄之年他就该要将我迎娶进门，可不知怎的，他近来

的表现着实令人费解，总是说：把《女戒》背熟了就娶你……把鸳鸯绣好

了就娶你……把案子破了就娶你……

我纳闷，难道这些事不解决，我们就一个不嫁一个不娶了吗？

尤其是当我看到那些从他身边经过的女子跌帕子的越来越多，问路的

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女扮男装谎称自己是赶考书生的，我每一天都有一种

被杀猪刀横在脖子上的感觉。于是只好下定决心暗中跟踪他，协助他速速

将案子破了，我们俩也好早日举案齐眉。

此时此刻，我躲在一棵高高的大槐树上，默默地看薛煜琛利用职权将

散布谣言的说书先生及围观的众人驱散，再默默地看他双手负于身后，立

于一汪碧水葱茏草木旁，自以为将行踪隐藏得极好。

杨柳堤岸晓风轻，他长身玉立，衣角的墨竹随风轻荡，忽隐忽现，周

身的气韵一如远处高山岿然不动。

我为之心旌摇摇，下意识便拨开一片树叶，想将他望个真切，却听到

他微微叹息一声说：“下来吧。”

三个字，言简意赅地指明我的藏身之处已经暴露。

他转过身来，我讪讪而下，同时见到他手上此刻多了一样东西，是香

喷喷的鸡翅膀。心里顿时像流进一汪清泉，一个箭步冲到他跟前，笑嘻嘻

地道：“我不要吃鸡翅膀，我要吃你。”

几个衙役在旁边哧哧乱笑，适逢夕阳晚照，落日余晖将碧水照成一碗

金汤，一并照得他脸上有淡淡绯红。

他将我抱上一匹马，清了清喉咙说道：“别胡闹了，我是去做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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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你快些回家，没事就抄抄《女戒》《女则》什么的……”

又来了！

我苦哈哈地点头，负气一扬马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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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疾驰回家，风风火火地打开江汀阁的大门，已是月上柳梢。

水珠点地，叮叮咚咚，不久便积攒成小小池洼，春雨如丝，细润万

物，我于屋内就着一星烛火，自斟自饮。

梨花白将尽时，雨势已然大作瓢泼，将屋顶打得噼啪作响，一时有如

战鼓齐鸣。我由此被激发出几分豪情壮志，当场立下一纸军令状，洋洋洒

洒写道：扑倒薛煜琛，圈养美相公。

只是正自欢喜着，还没来得及挂到墙上，猛地抬头看到屋顶中间凭空

破开一个大洞，庞然大物就这样从天而降，掉落在我眼前。而我手中的军

令状也很不幸地受到波及，被由上而下撕成了两半。

当时愣住的我第一个反应便是兴许天上的大鹏、大雕偶然飞过不小心

被雷劈了，然而当我看到一身黑色夜行衣时，立刻明白过来是一个人，气

得大声喝道：“喂！你赔我的军令状！赔我的屋顶！赔我的瓦片！”

毫无反应。

便又用脚踢了踢，踹两脚，再碾几下，还是没反应。

我提着油灯蹲下来细细打量，只见氤氲柔雾的黄光之中，竟是一枚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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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齿白的公子哥儿。

眉似远山唇似桥，一如繁花夜绽，湖光山色入眼，美不胜收。

本阁主自问也是个见过世面的，打小起美人图看了不少，可眼下这个

却叫我的心“扑通，扑通”没来由地乱蹦一气，随那夜空惊雷奔腾，轰鸣

不止。深呼吸良久，我方才回过神来伸手搭上他的脉搏。

脉象迟滞虚浮，经络闭塞僵堵。再测他鼻息，微弱到几乎消匿，怕是

离死不远了。除非大罗金仙，否则像我这等庸医实在是回天乏术。于是我

一咬牙，一狠心，一抬脚，将他踢到院子里，丢给了丧彪。

丧彪是我的凶猛坐骑，如今正用它尖尖的小牙齿啃一根肉骨头，心无

旁骛。见到我送给它的加餐，颇为怜悯地在美相公脸上舔了几下，可怜兮

兮地哀号，“呜——”

我挺住打晃的身子，口齿不清地教训它：“不要装可怜博同情。我们

又不是开善堂的！怎么？你要救他啊？要不然你养他？”

说完，转身便欲关门，裙脚却被丧彪一口咬住。一边“汪汪——

呜——”，一边拿小脑袋蹭我的腿。

“唉。”我重重地叹了口气，蹲下来揉了揉它的脑袋，却见丧彪乌溜

溜的小眼珠湿嗒嗒的，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便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丧彪的恳

求。算是死马当活马医，救上一救吧。

我将他带到楼上的卧房，点上一支镇痛的琥珀灰，着手剪开他的

衣裳。

鲜血已将中衣彻底染红，再无留白之处，而他身上的刀伤更是触目惊

心，我不经意数了一下，总共十六刀，不知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

“唉！”我长叹一声，擦干净血迹用白布替他包扎伤口。

“咝……”药粉涂抹伤口激起的痛感令床上的人有了些许反应，睫毛

扑闪，扑闪，好看得像翩跹振翅的蝴蝶。

我觉得自己好歹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从小到大美人图看了不少，

可加在一起，都不如眼前这人好看。甚至，他比煜琛还要好看上几分。

然而就在我胡思乱想的同时，猛然察觉到他的气息开始下沉，像要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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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般，我当即不作他想，一口气提到嘴边，想要与他渡上一渡。

谁曾想他又会如此干脆，径直在这时醒来，头下意识地向上一抬，于

是便刚好与我表演了一出嘴对嘴。

“诈尸啊——”我一声惨叫，惊弓之鸟般，迅速从他身上跳开。

他眉头紧锁，揉着太阳穴缓缓坐起身。见到我的刹那，脸上闪过震

惊、不解，最后化为一股狂喜，看得人莫名其妙，我惴惴的，不敢上前，

直到他稳定下来，问我：“你……脱我衣服干什么？”

我抬头挺胸，理直气壮地让他明白，正是由于在下我心灵手巧，他才

得以从鬼门关逃脱。

“这么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他睁着一双琥珀色的眸子，像旷

野荡失的小鹿。

“嗯哼！好说……好说。”我摆摆手。

“原来如此。”他嘴角噙着一丝笑，“那就多谢姑娘的‘举手之劳’

了。敢问，我要如何报答你呢？”

我耸耸肩：“欠债还钱就行了嘛。你看关于你的汤药费，手术费……”

他不等我说完，两手一摊：“在下身无分文。”

“什么？没钱？！”我无法遏制地抬高音量。

“嗯。”他重重地点头，显得纯良无辜。相形之下，我则有些穷凶极

恶了。

只是人不可貌相，纯良的外表之下也有可能包藏着一颗祸心，红颜祸

水的祸。转眼不过须臾，他已然迅速换了一副嘴脸，嘴角微扬，含着意味

不明的笑朝我步步而来。

我一时心慌意乱，节节后退。待被逼至墙角，再无退路，他则十分顺

手地一掌拍在墙壁上，将我环在斗大的角落里俯身耳语道：“嗯，在下身

无分文，不知……卖身偿还可否？”

灼灼热气冲入耳朵，老子左边肋骨上方那颗小红桃不争气地抖了三

抖，当下稀里糊涂地点头道：“可！可！”

他嘴角漾起一抹隐秘的笑，伸出手把玩我肩垂的一绺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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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什么？”我回过神来，猛地喝止他。

“以身相许啊！”他天真无邪地望着我。

“我，我，我，我只劫财不劫色啊！”

他大言不惭：“我只有色没有财啊！”

鉴于我们俩对“卖身偿还”的理解有本质性的差距，我苦口婆心地同

他解释道：“我的意思呢……是你欠我诊金一万两，又身无分文，不如就

留在江汀阁打工，直到清账为止。

“呐，我的江汀阁呢，其实是个医馆，专负责草菅人命……啊不不

不！”我被他灿若春花的笑晃得神志不清，赶忙修正，“是悬壶济世，妙

手回春，仁心仁术……”

“嗯。”他很有耐心地听完，笑着说，“确然是个不错的提议。”

我松了口气，挣开他的怀抱，跑去取来文房四宝，要他签字画押。

对于我草拟的契约，他斟酌再三，提起笔，又放下。再提起，再放

下。我唯恐他变卦，着实担心了好一阵子。但他似乎觉得我的表现颇为逗

趣，还一直重复着提起笔再放下的动作，直到我快要生气了，方才敛尽嬉

笑，同我说：“其实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你觉得揿手印可好？”

“啊？”我一怔，随即重重地点头，“自然好，好得很，再好没

有！”揿手印可是想赖都赖不掉，本阁主当即乐得合不拢嘴，然后想起他

话里的重点，又问，“咦？难不成你脑子坏了？”

他嘴角一抽，沉声道：“我脑子没坏，只是不记得了。”

“哦！”

我仔细一琢磨，傻子好啊，傻了他才会为我尽心尽力，鞍前马后，掏

心掏肺，肝脑涂地，而且作为一个商人，自然要做到无奸不商，于是我兴

高采烈地捉住他的十个指头一一按了个遍。他自始至终只是淡淡笑着，一

味任我趁火打劫。

可想而知，当时的我满心欢喜，自以为老天开眼送了我一个可心可人

的小伙计，可事后却证明，那是一场引狼入室的举动，并且引的还是一头

大！色！狼！

006

007



为了这头狼，本阁主闭馆三日，专门替他煎药疗伤。只是此人也不知

是何构造，躺了没多久竟嫌闷得慌，非要跑到院子里来和丧彪玩捉迷藏，

累了便席地而坐，嚷嚷着要我帮忙捶捶。

我捶到一半暴跳如雷：“他娘的到底谁伺候谁啊？”

见我发火了，他立刻抱起丧彪可怜巴巴地望着我。狗中之霸也泪眼汪

汪：“呜——”

这一人一狗，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差没有手拉手上山给我打两只老虎

回来。对于他成功勾引丧彪，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因为他也是禽

兽，禽兽与禽兽之间存在着旁人无法理解的共同语言，是以丧彪才将他当

成自己人，达到两“禽”相悦，旁若无人之境。

但同样的方法用在我的身上，起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效果。

那一日午后，清风徐徐，送来百花香，大禽兽惬意地坐在院子里的

藤椅上，手捧一卷书，细细阅览，小禽兽丧彪则乖乖趴在他脚下，四周宁

谧，唯有书页沙沙翻动的响声。

我泡了一壶千雨雾澜置于他手边，单单是闻了味道，大禽兽便断言：

“嗯，季节不对，雾澜茶要待重阳之后采摘方为上品，此种茶叶梗粗体

重，味涩而不醇，乃街市地摊货也。”

我闻言眉头一皱，正要发火，他立刻从晾晒的药材里挑出一块梅脯，

丢进茶盅，闲闲地道：“嗯，如此便可解了涩味。”随后又拿了一块放进

嘴里，一边吃一边赞赏地点头，吃完了还不忘舌尖绕唇舔了一圈，对我莞

尔一笑，“好吃极了，你可要尝一尝？”

我深深深呼气，故作淡定地跑了。

当天夜里，万籁俱静，清辉月色洒满一地，我躺下之际，突然听到窗

外有轻灵的琴音，探出头去，只见他气定神闲地坐于石凳上，拨弄着面前

的瑶琴，弹的是一首古调。

我撑着腮趴在窗沿边听边看，只见他肤如凝玉，月下有剔透之感，时

不时抬头对我粲然一笑，如暗夜里昙花绽放的瞬息。

良辰，美景，知己，佳音。本是圆满至极，奈何他却对我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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